
宗族的凝聚力有不可取代的作用。尤其是对外殖他乡的族

人，借祭祖之机，把他们同本地的族人召集在祖先的神主牌

或墓莹前，将已经变得松散、淡漠的血缘关系重新拉紧，使

族人散而宗族不散，巩固宗族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。同时，

在庄严而隆重的祭祖仪式中，族长和士绅学子的地位、权威

也得到了肯定，而对他们的敬重，无疑也是对其他族人的一

种鞭策和警示。

第二节 宗教功能

客家社区的宗教信仰活动，是与宗族组织紧密联结在

一起的。因为宗族要依恃宗教信仰的力量，以巩固宗族的社

会地位，求得本族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。族人宗教信

仰的目的，也是祈求本宗族及家人的平安、发达，通过宗教

信仰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和控制，保护本族的势力范围，甚

至有利于宗族向外扩张。

客家人宗教信仰中不乏正统的佛、道偶像，大型的佛、

道正统寺观亦不少，如汀州府城，有著名的佛教“八大寺”:

定光寺、南禅寺、南麻寺、报恩寺、罗汉寺、戒愿寺、同庆寺、

普惠寺。然而在客家宗族社会中，倍受崇拜的是那些民间信

仰中的各路神明。佛教在客地较为普遍，佛教寺庙中无一例

外地供奉着佛祖神像，不过，最受客家人拜奉的却是观音菩

萨，大庙小寺皆有供奉自不必说，在客家人的厅堂之中亦拥

有一席之地。大慈大悲、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，是客家人心

目中的送子之神，能够保护儿童、妇女，比佛祖更贴近人世，

更令人感到亲近。于是，在客地，观音菩萨的雕像或画像，几

乎遍及各村各户。而观音菩萨，这个佛教正典中的男神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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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化为貌如中年妇人的女神后，在民间赢得了广泛的崇拜。

这一有趣的事象，提示我们:客家人的民间信仰是功利性和

实用性的，其信仰的不是教义或终极真理，而是神明对本宗

族提供特殊的庇佑。因此，客家人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地域性

和家族性，各地区、各家族有自己的守护神。汀州地区的“伏

虎”、“定光”二菩萨，是当地信仰广泛、敬拜隆重的地方神。

据《临汀志》记载，定光姓郑，n岁出家入建兴寺，“乾德二

年，驻锡武平南安岩。淳化二年别立草庵居之。景德初，迁

南康郡盘古山。祥符四年，汀州赵遂良即州宅创后庵延师，

至八年终于旧岩”。他能“驱使草木，教诲蛇虎，愁霖出日，枯

旱下雨，无男得男，无女得女”，故普受“七闽香火，家以为

祖”。伏虎，“叶姓，法名惠宽，宁化县人，幼通悟，善根夙植，

长得业于本郡开元寺，遍游诸方，悟旨而返。州境山谷深穷，

虎豹出没为害，师以解脱慈悲力，为之训饰柔服，众异之，号

伏虎禅师”。①“定光”、“伏虎”二菩萨之所以被民间普遍供

奉，就在于被认为可以护卫地方的安全。因此，他们成为汀

州的地方神，是汀州人的保护神。而在靠近广东，邻接闽南

的古竹，客家人信奉的却是另外一些神，如临水夫人、广泽

尊王、保生大帝等。据考，临水夫人名陈靖姑，闽县下渡人，

出身于一个世代行巫的家庭，后嫁给古田人刘祀，自己亦是

个女巫，怀孕后为乡民祈雨而不幸身亡。临水夫人有“扶胎

救产”之法术，逐渐成为妇女、儿童的保护神，在闽台民间备

受敬拜。②在闽西的汀州一带，儿童、妇女的保护神多为观

音菩萨，而非临水夫人，汀州上杭妇女祈子就是到送子观音

①《临汀志》，《仙佛》。 ②徐晓望《临水夫人考》.《海峡两岸文化交
流史料》第1辑，第17~30页，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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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座前焚香虔诚礼拜。陈林李三夫人是上杭民间妇女祟奉

的尊神，是儿童的保护神。“黄悻仙师”是上杭地面的保护

神，据载:黄七翁及子、婿悻姓三人，用法术降服了为害乡里

的妖怪虎狼，民感其德，“民立庙九曲溪香炉石下，曰黄悻仙

师，庙家绘像祀之”。①“龙源公王”则是闽粤赣交界的松源

一带方圆几百里的守护神;“伴坑公王”是梅州客家人的庇

佑神，有“伴坑公王保外乡”的俗语，梅县伴坑“公王庙”里供

奉的“三山国王”(即伴坑公王)被赋予独特的侨乡色彩。因

地而异的地方神，是客家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客家人重教。文昌帝被视为是主宰人间功名利禄的神，

在客家民间很受崇拜，广东平远县北部的仁居地区，在清中

叶，就有三座文昌祠(阁)，学生入学时多往祭拜。②根据谢

剑博士的统计，清代嘉应地区祭祀文、武二帝的庙坛有59

座，约占庙坛总数(122座)的48.36%，较非客住地和少量

客家人住地高出许多。③汀州早在“宋朝咸平二年，创至圣

文宣王庙于郸江门内横街”。汀州府的文庙历宋、元、明、清

四朝，现为汀州府城区的文化娱乐中心。客家人民间信仰的

异同，是与客家人生活紧密相关的，地方神为一方保平安，

颇受一方香火的奉祀;主艺文功名、武德军功的文、武二帝，

是保佑客家人读书入仕的神，亦倍受崇拜。

多神只是客家人民间信仰的一个特征，另外一个特征

是杂神。客家人信仰大都是多元的，佛教的观音、佛祖也拜，

道教的玉皇大帝、城隆、伯公也祭，更有一些说不清来路的

田《福建通志》卷48《列仙传》. ②杨鹤书等《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
信仰考察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263~264页(香港，1994)。 ③
谢剑《清代嘉应地区客家神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
集》第295~297页(香港.199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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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仙鬼怪，享受着人们供奉的香火。广东蕉岭乐古潭村的

11位妇女，自愿捐钱绘制了一幅有六层神像的神图，上绘

有如来、玉皇、太上老君、华山、观音、财神、天地水三官、陈

林李夫人、当年太岁、地藏王、卢医仙师、三伯公公、三伯婆

婆、田公元帅共18位神佛，①杂揉了佛、道两教和一些地方

神抵。在这里，看不出她们的宗教意识，只看到她们的崇拜

信念。18位神佛的“和平共处”，正是杂神特征的典型。本世
纪初广东平远仁居的佛寺光明寺被毁，僧人们便将十八罗

汉、二十四诸天，移入道教的城陛庙右庞殿供祀，把右庞殿

改作佛堂和僧房。随后，人们又把三相公庙的三位相公爷木

偶迁入右庞殿，②与佛教诸神同室供奉。于是，民间神抵与

佛、道神灵奇妙地结集一处，共受善男信女们的跪拜。广东

丰顺县的三山祖庙，主要供祭三山国王。同时还供奉佛、道
及民间诸神像60尊，包括乡土神灵韩指挥大使、张木坑公

王、大王爷奶。③诸神杂陈，共居一庙，深刻反映了客家人民

间信仰的芜杂和纷纭，人们走进庙来，并不在乎所供的是何

方神明，哪宗哪派都无关紧要，只要被认为能保佑他们就可

以。

客家人民间信仰的地方性和家族性，使客家人各宗族

在实用功利性心理的驱动下，不仅大量修建宗祠家庙以敬

拜祖先，而且各宗族多建有自己的家族寺庙，供祀佛家菩
萨、道家诸神，境神土主、山仙水精以及许多没来由的鬼神

妖怪，也遍布客地的宗族寺庙。神鸦社鼓，喧嚣不绝，香烟缭

①叶明生《上杭高腔木偶戏与客家宗教信仰关系探微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
讨会论文集》第438页(香港，1994)。 ②杨鹤书等《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
信仰考察》第268页(香港，1994)。 ③刘丽川《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
文化源头》、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》第45页(香港，199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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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，拜祭者不断。宗族寺庙成为显示家族力量的表征，成为

宗族祀神娱神的中心场所。闽西永定古竹苏氏宗族在其族

人分布的中心区域内，形成一个集经济、文化中心为一体的

较发达地区。在此区域内，苏氏宗族建起祭祀祖先的祠堂

—洋嘉寨宗祠、井垅宗祠、竣厦宗祠和赤寨宗祠，还修造

了赤岭宫、星君庙、圣显庙、苦竹庵、五显大帝庙。据《芦山派

系始祖益公遗下族谱》记载，十五世祖升由，“斯公也，克俭

其德，不乱其神，严于治家，宽以处世，至于或为建圣母宫缘

首，或为筑三峰总理之类，则公之小焉，又何足道乎?”苏升

由主持修建“三峰”即苏氏三大宗祠—井垅祠、竣厦祠、赤

寨祠，又主持修造供奉临水夫人“顺天圣母”的圣母宫。①圣

母宫就是位于水口的赤岭宫，《永定县志》称为“夫人宫”。②

在客家祖地宁化石壁，有一座汉帝庙，是张氏十五世祖于元

朝至正年间兴建的。此庙内，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合祀

一完，吕后与虞姬分侍左右。曾是不共戴天的敌手，在此却

同祠合完，共享香火，一庙二主，安然相处。真是无奇不有。

张氏族谱对此答曰:“虽然不具论有其诚，斯有其神，则斯庙

之所祀，谓是刘项二君可也，即不必谓刘项二君，亦无不可

也”。③张氏先祖代有英才，张氏后裔却弃之不顾，而建起这

座无可无不可的汉帝庙，真可谓:“诚”不足凭，“神”足为拜。

台湾苗栗市木铎山上的三山国王庙，就是公馆乡刘氏家族

刘阑斯于道光元年，从广东蕉岭请来三山国王的神位而修

①杨彦杰《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争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
集》第634页(香港，1994). ②乾隆版《永定县志》卷2《营建志》。 ③
宋经文等《客家风情》第26一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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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的族庙。①

宗族寺庙中供奉的偶像十分芜杂，正统的佛教、道教偶

像固然在宗族寺庙中摆设上位，但更多的偶像，却是那些神

话人物、鬼怪神仙。永定湖坑宫背村李氏宗族，有一座“马额

宫”，供奉“康太保刘汉公王”神像。乡间传云:李积玉当年在

湖坑八景之一的“马额青草”上休息时，忽见朵朵祥云在天

空中组成“康太保刘汉”五个大字，他感其夭兆，在祥云降临

处建一庙，名“马额庙”，塑康太保刘汉公王神像供奉。李氏

家族世代敬奉，每隔三年作一次“大福”。宁化石壁村张氏家

族的三圣庙，供祀的是高丽国天山唐、葛、周三镇将。据传

说，此三将军是被薛仁贵射死的天山境内的土著首领，死后

阴魂不散，拦路请封，被唐皇御封为天山三镇将。这三个朝

鲜镇将被搬到三圣庙来是为镇服三座恶山的。石壁开基不
久，风水先生找上门来，说村西的官山、太平山、员墩山有碍

风水，如不加镇服，将不利于村人。乡中族长齐集商量办法，

不知为何就把这三镇将请至石壁，在三圣庙中奉通天显应

唐、葛、周三将军神位和塑像，攘灾驱邪，庇护石壁村民。②
客家人民间信仰、偶像崇拜的实用功利性，使得许多客

地的寺庙和鬼神崇拜活动泛滥成灾。《上杭县志》指出:
杭俗迷信神佛，名山多为庵寺，上山烧香士女杂

遇，愚者视为灵应，听命于神，黯者借为奸蔽。邑中最盛

者紫金山、王寿山、圆通山、马头山及此山(双髻山)，余

如皇庆、南宝等山不胜记，污习难除，可慨也。③

名山皆有寺庙，进香拜佛者众多。在客地，原始宗教的巫风

①《汉声》1989年23期. ②宋经文等《客家风情》第28~29页。
⑧民国版《上杭县志》卷3《山川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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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道占有一席之地。史志云:

汀俗夙称尚鬼，而杭琶巫现装魔设蘸建坛郊外，
金鼓达旦三日夜，名日做大翻，男女喧闻，群趋坛所。

妇不孕者解袒服付巫，名斩煞，谓煞去身，孕也。①

客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寺庙，供奉有名的和无名的各路
神佛仙鬼。

每逢所供奉神明的诞日，客家各宗族常常倾族出动，

男女老少设案祭拜，抬着神像绕村、绕乡巡行，举行游神活

动。上杭有“三月三，太子菩萨出庵”之谚，源于“洗太子”
游佛神之俗。县志还有乡民祀农神的记载:

乡民于二、三月迎神出游，其神无非五谷神⋯⋯

十月十三日，俗云五谷神诞，农家蒸糯作松以祀神，并
相馈者。②

永定农村，在水稻扬花吐穗时，把菩萨抬出来，到田地巡视

一周，以祈不生灾害，五谷丰收。每年六月初五，明溪客家
人将惠利夫人神像抬出庙宇，浴以香汤，换上新制的袍带。
初九、初十连日游行，六月十一日惠利夫人生日时，县官和
绅士们皆诣庙致祭。神佛出游时，族人要敲锣打鼓、放鞭
炮、放铣，后面跟着拿着香的族众，并举行高脚、踏街、戏剧
演出等文娱活动。

迎神赛会是家族祀神最热烈、隆重的活动。迎神进村，
在家族的居住地祈神祭拜，以求迎来的神能赐福，保佑本
村、本族平安。永定古竹苏氏九世祖后裔聚居的井头村，每
年正月十一至十三日举行迎神赛会活动，到水口把临水夫
人和广泽尊王迎至村内，在星君庙前祭祀并演戏。附近的

江逗)民国版《上杭县志》卷36《杂录》;卷2。《丰L俗志》。



族人都来参加迎神祭拜和看戏。祭拜结束后，再把神像送
回庙内。①长汀涂坊“四月保苗”，是在农历四月廿二，为祈
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要把定光、伏虎二菩萨抬到村中
心，二尊菩萨各乘一轿，由四人抬着。由案主选村中跑得最

快的人来抬轿，在东山寺门口的路上抬菩萨赛跑，锣鼓助
阵，众人助威。跑到一半左右的地方，放下轿子，由二名轿
夫抱着菩萨继续跑.来回重复七、八趟，先跑到者为胜。这
天就如同过节一般。每家要做黄米、粉干和各种素菜招待
客人。②迎神赛会时的祀神拜奉与文娱活动，都由宗族来
组织，由族长率领。如长汀四都的“迎公太”、连城姑田的游

龙灯，在前面领头的灯笼，必须是族长或长房的、其余各房
族人的只能随之在后。迎神赛会对家族来说，能够加强族

人的团结，在祀神、娱神的同时，族人也得到文化娱乐，使
族人感受到家族温暖与和谐。迎神赛会活动还直接关系到
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威望，家族利用迎神赛会大搞文娱活
动，互相邀请前来看戏、宴饮，使之成为与外部联络的一个
重要手段。同一地区内的不同家族通过联合举办迎神赛会

活动，而加深友谊和交往。如永定湖雷乡的“迎三帝公”、坎
市的“迎天后”、松原的“迎龙源公王”，都是由几个大家族

的族长协调，推举最大姓的族长主持，协调迎神赛会活动，
将族权、神权结合在一起。宗族通过宗教活动联络族人感
情，稳定宗族势力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权。

①杨彦杰《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》，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
集》第636页(香港.1994)。 ②周立方《涂坊、古竹客家民俗文化的调查研
究》。

82


